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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很可能意味着和沈泽民最后分离

张国焘在历史上犯过右倾错误，从此他就
像秃子护头，十分敏感。这会儿他从沈泽民的
话里，仿佛听出了弦外之音，像是有意在亮
他的底，揭他的短。张国焘的声音高了起来，
他刻意强调，跳出去，是为了更好地打回来，
红四方面军能够发展到现在不容易，对敌斗
争，一方面要英勇顽强，更重要的，还要善于
保护自己，减少损失，那对革命将是有百利而
无一害。

沈泽民反唇相讥，说，红四方面军发展
到现在的确不容易，可是难道鄂豫皖苏区发
展起来就容易么？你也看看已经沦陷的苏
区，都让蒋介石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无计其
数的干部、群众、红军家属、伤病员被枪杀、
被活埋、被关押起来，大批青年妇女被蹂躏、被
贩卖……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工农的队伍就要
保卫苏区和苏区人民，而今苏区人民在流血，红
军却要跳到外线去，这不是置人民的生死于不
顾又是什么？我坚决反对跳出外线，哪怕人全打
光了，我个人也要死在苏区，和人民群众一起，
这才是红军应有的气节！沈泽民铁骨铮铮，他那
在鄂豫皖蓄起来的小胡子，使他在外观上和从
前大不一样。

张国焘对沈泽民的话不以为然，而且此时，
对沈泽民真感到厌烦透顶，他搞不明白这个人
怎么这么死脑筋，事到如今，居然还认死理，似
乎非要与苏区共存亡了他才心安理得。那么，就
让他沈泽民自己去共存亡好了。

张国焘认真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才说，泽民
同志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红军都走了，苏区
怎么办？可眼下的局势，根据地越来越小，大部
队全留于此，也施展不开。我看这样，不如折中
一下，将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独立四师一个团
和一个独立团留在苏区，由鄂豫皖省委统一领
导，坚持斗争，其余部队，随中央分局暂时跳出
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路以西寻找红三军，一起
展开活动。

沈泽民感到大势所趋，可他却无力挽回红

四方面军主力跳出外线去的安排，尽
管在他看来，那就是逃跑主义。他只好
说，好吧，我就是死了，也要死在鄂豫
皖苏区。

沈泽民对张琴秋简要地叙述了
事情的前后经过。见沈泽民斩钉截铁，
主意已定，张琴秋知道，再是什么样的

劝说也无济于事了。她的眼泪禁不住流淌下来
……从大局上看，她辨不清究竟是该走还是
该留，可从夫妻感情上着眼，她这一走，很可
能就意味着和沈泽民的最后分离，而这无论
如何是琴秋所不情愿的。虽然同在苏区，也是
相聚时少，分开时多，在感情上他们却没有分
离。而一旦部队跳出了外线，虽说是暂时，她和
泽民也会受到时空的无限阻隔，尽管对于革命
者，早就摒却了儿女情长，可这心里，却又是那
么的恋恋不舍。

见琴秋如此，泽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把
琴秋拉得离自己更近一些，语气柔和起来，说，
这两天，我总是火气很大，你别怪我，其实我也
不是故意对谁，我的脾气，你是最清楚的。你也
别为我牵肠挂肚，事到临头，你是非走不可，而
我也是非留不可，这就是上天赋予我们两个人
不同的责任。你走吧，不要像个寻常小女子那样
哭天抹泪，坚强些。其实你很能干，从各个方面，
连徐向前也是这样看的。这些，我都不用对你有
太多的担心。只是有些场合，在有些事情上，要
从我身上吸取教训，要学会保护自己。沈泽民一
面说着，一面用手轻轻为琴秋揩去颊上长流不断
的泪水。

琴秋不由自主地抱住泽民，她多么希望事
情真的像张国焘预见的那样，只是暂时跳出
去，然后再很快地打回来。这时的沈泽民反而
是客观而冷峻的，他眼见张琴秋上马而去，望
着她的背影愈去愈远，才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
红军主力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

离愁别绪不只在张琴秋和沈泽民心里激起
波澜，除了留下来的部队，还有 !"""多重伤员也
不能和所在部队一起跳出外线，部队要轻装，这
些抬在担架上的伤员只能成为部队的累赘。可
他们又不属于鄂豫皖省委，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听
天由命。担架被放了下来，伤员们仿佛都明白自
己的处境和命运，他们没一个人怨天尤人，他们
对战友们说，你们就放心走吧，别再管我们了，我
们就是死了，魂也追随革命，永远会和你们一起
英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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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你恐怕是误会了

武家根一愣，她怎么会忽然问起夏秋莲？武
家根并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他当下便将李
府把夏秋莲错当成方心雨绑回去的事情说了。
红英点着头，说道，难怪，我说呢，夏秋莲怎么也
不在家哩。
武家根听着她的话，连忙问道，红英，你你你，

不会去过夏家了吧？
没错，我见你和张小海都走了，去问

了王德宝，他对你们的事情一无所知，我
原以为夏秋莲一定知道，所以找到了夏
家，没想到她家的佣人说她已经有两天没
回家了，老爷正急着四处找她，我就猜想
你们一定在一起。红英回答道。
武家根对红英去夏家的事情感到很

生气，他说道，不准你以后再去夏家。为
啥不能去？她亲口答应了以后不再跟你
见面的。红英说道。武家根呆住了，他愣
愣地看着红英，红英意识到自己说漏了
嘴，她连忙掩饰着说道，我是说，是说……
武家根打断了她，问道，你去找过夏秋莲
了？我……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武家根
逼问着。
红英将胸膛一挺，说道，是，我是去

找过她了，我跟她说我是你们武家未过门的媳
妇，我让她别再跟你见面，她都答应了。
你、你！你怎么能这么做？武家根感到一阵

心痛，他万万没有料到她居然会去找秋莲，她究
竟说了多少难听的话？而秋莲为什么偏偏没有
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

只听红英说道，我就这么做了，因为你是
我名正言顺的丈夫，我是你武家承认的媳妇，
她是野女人！我知道，什么“救四弟”都是借口！
你着急赶去要救的人是她，你怕她成为别人的
妻子，你一听到她被绑走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
了，你在乎的人是她，关心的人是她，根本就不
是四弟！
你胡说！武家根叫了起来，他心痛地看着红

英，说道，红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蛮不讲理
了？以前那个温柔的，会体贴人的小妹妹哪里去
了？红英冷冷地看着他，发出了一声冷笑，她说，
哼，如果有一天，那个温柔的，会体贴人的小妹
妹忽然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去找她？你在胡说什
么？我在问你，会不会？红英问得很固执。不会！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失踪！武家根斩钉截铁地回
答道。

红英的眼里有了泪水，她在缓缓地点头，她
忽然笑了，只是这样的笑容有些恐怖，她说道，
好，好，很好，你可真是我的家根哥！说着，她忽
然转身往屋外跑去。

武家根想去追她，可才跑了两步就站下了，
他看着她掩面而泣奔跑着离去的背影，他忽然
觉得现在的红英变得很陌生，不再是他从小认

识的那个红英了，她怎么会一下子变
得如此可怕，难道这就是别人常说的
女人的妒忌吗？武家根感觉到了茫然，
他重又倒在了床上，顿时觉得四肢无
力起来。

夏秋莲正坐在编辑部里看稿，忽然
门口响起一个女人的叫声，那女人叫的
正是她的名字，她抬起了头，便看到了红
英，她连忙从座位上站起了身，说道，红
英姐？你怎么来了？来，快进来。

红英走了进来，她的脸上写满了愤
怒。夏秋莲问道，你怎么了？什么事情让
你不开心了吗？
红英劈头盖脸地说道，夏秋莲，你不

是答应我不再跟武家根见面了吗？可为
什么你一连几天跟他在一起？他晚上连
家都不回，你说你们都干了一些什么见

不得人的事情？
红英的话语像一颗炸弹一般从天而降，让

她的脑袋“轰”的一声响！办公室里不少同仁都
好奇地回头看向夏秋莲，她连忙说道，红英姐，
你恐怕是误会了，我和家根……
红英打断了她，说道，家根？叫得可真亲热，

我告诉你，家根哥是我男人！谁都别想把他抢
走，他是我的男人！

夏秋莲发现因为红英的话，周围同仁们的
目光从好奇渐渐变为了谴责，她说道，有什么
话，我们到外面去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外面
说？怎么，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怕被别人知
道吗？红英步步紧逼着夏秋莲。

夏秋莲实在无法再在办公室呆下去，她发
现她现在是有理都说不清，她一转身，往办公室
外走去。红英连忙跟了出去。到了外面，红英追
上了夏秋莲，她拦住了夏秋莲的去路，说道，你
别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夏秋莲说道，如果你还想继续刚才的话题，
那我实在无话可说，你可以信不过我，但你难道
连武家根都信不过吗？红英听着她的话，一愣，
问道，你什么意思？


